
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首为回雁
峰。因北雁南来，至此越冬，待来年春
暖而归得名。其实，在翁牛特旗也有
一处和雁有关的美丽去处，那就是鸟
类 迁 徙 驿 站 —— 海 拉
苏。每年的春秋两季，
就会有大批候鸟回到这
里，栖息、补给，为下一
段飞行做准备。

就 如 此 时 我 的 头
顶 ，雁 阵 排 列 成 行 ，或

“人”字，或“大”字，或低
飞，或高空翱翔。雁鸣
之声此起彼伏，声声入
耳。这响彻云霄的天籁
之音绵延不绝，让人听
了顿有心旷神怡之感。

若问春秋两季，大
雁为何会在此徘徊，那
是因为这里有海拉苏水
利枢纽和幸福河灌渠的
缘故。

海 拉 苏 水 利 枢 纽
位 于 西 辽 河 的 主 要 支
流——西拉木伦河中下
游，是一座以防洪、灌溉
为主，兼有交通、发电、治
沙等社会效益的水利枢
纽工程，是全国最大的牧
区水利枢纽工程，于1978年竣工，历时
3年。其共辖翁牛特旗幸福河灌域和
巴林右旗达林台灌域，是以引西拉木伦
河水灌溉为主的灌区。幸福河位于海
拉苏水利枢纽的右岸，主要以灌溉农
田、草场、林地、饲料基地为主，兼有防
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等功能。

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川流不息，
古“潢水”也演变成了今天的西拉木伦
河。西拉木伦河是内蒙古东部草原最
大的一条河流，是西辽河的一级支流，
发源于大兴安岭南端赤峰市克什克腾
旗红山北麓的白槽沟。流经两市四县
后，于翁牛特旗流吐处与老哈河汇流
于辽河干流。西拉木伦河的地位不容
小觑，《淮南子·地形训》把它列为中国
六大川之一，足见其重要性。

西拉木伦河水量充沛。特别是汛
期，洪水肆虐，浊浪排天，水势凶猛，如
果不治理就会贻害四方。1958年，翁

牛特旗举全旗之力，开始修建“草原灌
区项目工程”。修渠的艰辛自不用说，
那个岁月，各民族同胞上下一心攻坚
克难，灌渠得以胜利完工。在水利干部

白音仓的提议下，人们把它命名为“幸
福河”，蒙古语为“吉日嘎拉音郭勒”。

先有渠还是先有枢纽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它们相辅相成，互相成全。
翁牛特旗东部属典型的科尔沁沙地地
貌，原来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农作物在
这里很难生长。然而海拉苏水利枢纽
综合工程的建成，给当地人带来了希
望，带来了幸福。现在枢纽工程所惠及
的地方，有个别称“大漠水乡”。在人们
的认知里，有水的地方就有花，有草，有
稻谷，这些大漠水乡也都有。从水利枢
纽到主干渠和辅助渠道，整个灌域内，
田畴交错，草原与绿树交相辉映。不论
是干渠还是辅渠，波光粼粼的两岸都绿
草如茵，芦苇茂密，水鸟嬉
戏。稻田里，稻穗压低枝蔓，
碧波随风，好一幅山水长卷，
哪还有“大漠孤烟直”的萧瑟
景象。

其实，翁牛特旗东部种

植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奔腾
了几千年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在翁
牛特旗东部交汇，两河冲积平原形成
了土质肥厚的沃野良田，这里日照充

足，鲜明的四季，优越的灌溉条件，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孕育了营
养丰富、口感鲜甜的米中精品。

去年秋天，站在齐海的稻田里，看
着收割机收割稻谷非常兴奋。从金黄
的秧苗上摘下一粒稻子，剥壳后，把晶
莹的米粒放入口中，清甜的米香瞬间就
俘获了味蕾。忽然想找找父辈们下地
收割希望的感觉，无奈现在的农民都是
机械化作业，镰刀也失去了自己的江湖
地位。好不容易找到一把镰刀，可一猫
腰就露了怯。姿势不对，怎么也体会不
到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感受，只好作罢。

齐海说他们清明后开始育秧，40
多天后，秧苗达到定植标准，小满节气

后，开始灌田、插秧。再经过
135 余天的漫长生长期，水稻
到达成熟期。较长的生长周
期是决定粮食品质的关键，另
一个决定因素就是当地的气
候。立秋节气，水稻也到了关

键的灌浆期，而科尔沁沙地气候在立
秋过后，昼夜温差会加大，白天灌浆的
稻子，经过一夜的相对低温存储，营养
物质加速沉淀，如此往复，各类氨基

酸、维生素、矿物质的积
淀越来越丰富，再加上两
河优良的水质和冲积平
原肥沃的土质加持，想不
好吃都难。

齐海从十七八岁就
开始种稻子，一晃 50 多
年过去了。他今年种了
30多亩稻田，预测亩产能
达到千斤以上。

齐海只是水利工程中
广大受益牧民中的一员。

实际上，海拉苏水利
枢纽在当地的社会生产
生活、经济发展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
但保护了巴林右旗和翁
牛特旗东部区两岸七个
苏 木 镇 场 5 万 多 口 人、
120 多万亩耕地、200 多
万亩优质草牧场、40多万
头（只）牲畜及大部分工
程设施安全的同时，也担
负着沿河两岸海日苏草
原灌区的供水灌溉任务，

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了 30 多万亩。因
为西拉木伦河含沙量大的因素，这个
工程还具有引洪淤灌、改良草场的灌
溉作用。

幸福河流经的地方，牧民们又给
它取了不同的名字，流经示范牧场时，
它叫“阿敏河”，汉语为“生命河”；到了
格日僧，人们又叫它“白音河”，汉语为

“富裕河”。不论是幸福河，还是生命
河，亦或是富裕河，都是人们发自内心
的感激和欢喜。

黄昏的海拉苏水利枢纽一派祥
和，天边的云彩描摹上金色。残阳入
水，波光点点，似金如银。水天相接
处，山峦入画，大雁盘旋着，飞临水面
安眠。雁乃君子，是“五常俱全”（仁、
义、礼、智、信为五常）的灵物，也是书
信和忠诚的代表。

雁落吉祥幸福之地。比如海拉
苏，比如幸福河。

回 雁 之 地回 雁 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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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世间万事皆能忘怀，唯有对
故人往事之眷恋，最难割舍。尤
其是在一场清明的雨后，更是连
梦里都是已故之人、过往之事。

清明的雨，不似盛夏之雨那
般滂沱，却缠缠绵绵，常常从清晨
一直下到午后。在烟雨弥漫的山
野间，在崎岖泥泞的小径上，你会
遇见顶风冒雨的扫墓人。他们或
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或形单影
只，步履蹒跚。但都有着共同的
目的——扫墓。摆上两碟献供，
敬上一杯烈酒，燃上几柱清香，年
年如是。

这样的情景，总会将人的回
忆拉到从前。想起爷爷口吐烟圈
儿时的神情，和他用苞米皮拧蒲
团时的样子；念起奶奶在昏黄的
灯光下飞针走线的模样，和她亲
手做的地瓜干饭和榆钱片儿汤的
味道；想念爷爷、奶奶在老屋窗前
的红肖梨树下哼唱蒙古族民歌的
那段时光。

每年清明回老家，我会将老
屋彻头彻尾地收拾一遍。我会像
爷爷、奶奶在的时候一样，踩在小
板凳上够屋顶的蛛丝，用抹布抹
去柜上的灰尘。他们爱干净，犄
角旮旯都不遗漏，也正因此，老屋
不老。然而，当我翻出生锈的青
铜烟斗和黯淡的牛角顶针，还是
会出神许久。

隔辈亲，如暖阳，沐着旧时年
月，让人觉得人间温暖、俗世可
亲，让人以为挚爱的亲人在某一
个看不见的地方关注着你、心疼
着你，然后在某一个无月的夜走
进你的梦境。有时是梦中梦，根
本不愿醒。有时醒来再入梦，故
事情节还会固执地接连上。那感
觉很奇妙，就好像他们真的一直
都在你的身边。然后，泪水决堤，
打湿了枕巾。

其实，很欣赏杜牧的《清明》，
虽有“雨纷纷”的狼狈，却也有“杏
花村”的惬意。有了这中庸之道，
人生方可随遇而安。想着，蒙蒙
细雨中，一枝红杏，一坛老酒，三
两好友，开怀畅饮，摆脱城市的喧
嚣，放下世俗的桎梏，还自己一片
清明的世界，岂不美哉。

如此，这清明时节的雨，是追
思的“断魂雨”，却也是令人欣喜
的生命的甘霖啊！虽说人间四月
芳菲尽，但在这乡村一隅，桃花
红，李花白，燕儿舞，蝶儿忙。正
是这场及时雨，让生命蓬勃起来。

据说，这个时节植柳，最易成
活，落地即可生根。奶奶告诉我，
陪伴我度过整个童年的那棵柳
树，就是爷爷年轻时在清明节亲
手栽下的。老家依山傍水，这棵
柳树，傍溪而生，一半在水里，一
半在岸上。水里的一半，粗糙扭
曲，成了为鱼儿避风的港湾；岸上
的一半，枝繁叶茂，成了为人们遮
阳的大伞。柔韧的柳条，是个宝，
爷爷会用它做柳笛，奶奶会用它
编花环，我会戴着花环、吹着柳
笛，满院子撒欢儿。

又是一年清明至，万千思绪
缱绻成一份执念：定要亲手在老
屋前栽下一棵柳，让它发芽，生
根，长叶，飞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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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和

雪海

雪海时而阵痛
挣扎如乳牛待产前期

面对阔大雪海
我时常被封冻了语境
那种冷，容不得词句冗繁
脱口而出的话，每一字
都被纯白过滤、洗濯、坚硬

雪海时而恬静
安谧如奶油般润滑月色

苏布道的一天

挤牛奶、烧茶、擀面条，或煮肉
空闲时背个筐，去蒙古包前面草滩

上捡牛粪
偶尔拿出万紫千红脂霜，擦一擦手背
牛啊，羊啊，马啊，把全家往致富路

上引领
苏布道的一天简单而繁杂
她就是一块酸奶豆腐，被挤压、晾

晒、坚硬
泡在茶碗里，酸涩中泛着奶香
草原上的事物，大多是寂静
牧归的喧闹，都被风过滤
做梦也很少有惊喜
她无数次化开结冰的冬天，煮手把肉
盛一碗汤，撒一撮葱花
春天，就是这个味道

牧乡慷慨，是草地给予的

一束阳光
从蒙古包门上毡缝射进来
停在“哈纳”黑色牛皮绳疙瘩上
这个“痼疾”太顽固了

喝醉牛奶酒的梦里
草尖上的露珠，汇成河流
一匹全鞍马，向另一匹全鞍马
靠近

云朵白，是羊群
变乌，掺进来一群牛
套马杆，竖起闪电

牧乡慷慨，是草地给予的
羊排焖胡萝卜，牛肉炖土豆
一匹马的眼神，一峰骆驼的惆怅

罕乌拉，是牛背扛起来的

吉嘎一家住在罕乌拉山脚
玛努每天都用粪叉子
把湿牛粪翻晒在草原上
世世代代的火源
炊烟散发清香
西北风似锤子
夯实原上雪
一担水，一锅肉，一碗奶茶
给予足够的热量
平静的样子才是生活
白云如牛奶
罕乌拉，是牛背扛起来的

行走的庄稼

牛羊是行走的庄稼
牧民在春天接羔、剪毛
夏天洗羊、驱虫。在秋天出售
放牧的人，稻草人一样
跟在牛羊身后

湖之写意

脚步与潺潺湖水合为心声
没有刻意炫耀。这就是原乡
岸边浅处，裸露细腻白沙
脚心之痒，诱惑一个瞬间

白鲢跃水，掀动浪花
一笔笔荡开的水墨，临摹
一帧风景

夕阳落下之前，一丝光线
不经意穿过芦苇丛
闪亮出一首诗

湖岸边立着一块黑石头
像穿着肃穆的黑纱
一条鱼在水面
打了一个挺，又打了一个挺

湖底，一定非常安静
躲藏着那么多鱼

行走的庄稼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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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的路 张成林 摄

到了地方我们才知道，队长“撒
谎”了。队长说，还有最后一个哨
所，演完这场大家就能回家了。

我们乌兰牧骑慰问演出小分队
出来巡回演出已经一个多月了，所
有人早都已经疲惫不堪，听队长这
么说，我们一下雀跃起来。去边防
哨所的路程虽然漫长，但好歹有了
盼头，大家脸上的倦容也都舒展开
来，一路上有说有笑。

落日熔金,夕阳的余晖洒在了
哨所的屋顶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
旗格外耀眼。这个哨所只有三间房
屋,面积不足 40平方米。更主要的
是，哨所只有一个人，一个人！

我们不敢相信，真有一个人的
边防哨所吗？我们队里最活泼的舞
蹈演员那日松在屋里屋外到处找，
当真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位站在我
们跟前的哨长呼日勒，一个体格健
硕、脸庞黑黢黢的蒙古族汉子。他
是这个哨所的哨长，也是这里唯一
的哨兵。

呼日勒哨长之前已接到了我们
要来慰问演出的通知。我们的汽车
离哨所还有3公里时，就看见他站在
土梁上冲我们挥手。一下车，呼日
勒哨长就激动地向我们敬礼，并跟
我们一一握手，边握边说：“欢迎你
们来哨所演出,过年了,过年了。”

我们都很吃惊：正值盛夏，呼
日勒哨长嘴里的“过年了”是什么
意思呢？

原来，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

呼 日 勒 哨 长 才 会
一 下 子 见 到 这 么
多人。

我 问 他 ：“ 你
一个人在这里不
寂寞吗？”

呼日勒哨长沉
默了一会儿，说：

“能不寂寞吗？寂
寞，我就看书,锻炼
体能,还养鸡。”

给 哨 所 运 送
给养的卡车每七
天 左 右 来 一 次 。
之所以用一个模
糊的时间“七天左
右”，是因为一旦
遇到极端天气，譬
如暴风雪之类，那
就不一定能准时
了。于是呼日勒
哨长就想到了养
鸡。养鸡就可以
吃鸡蛋。呼日勒
哨长说干就干，当
真养起鸡来。屋
后那几只鸡就是
呼日勒哨长养的。一提到鸡，呼日
勒哨长兴奋了：“都说老鹰捉小鸡，
你们听说过小鸡捉老鹰吗？在我们
哨所，个个都是捉老鹰的
鸡！”

“捉老鹰的鸡？”我们
满脸疑问。

原来呀，打小
在这哨所长大的
鸡哪里知道老鹰
是 自 己 的 天 敌
呢？别处的鸡一
旦发觉老鹰在头
顶盘旋躲都来不
及，这里的鸡非但
不躲避，竟然还敢
于 张 开 翅 膀 反
击。老鹰哪见过
胆 敢 反 抗 的 鸡
啊。有一次，一只
老鹰俯冲而下，这
几只鸡一跃而起，
展 翅 伸 爪 迎 击 。
老鹰一下慌了神，
反而真的被鸡啄伤
了。后来，几只鸡
群起而上，当真把
老鹰活活啄死了，
你说是不是奇闻。

说到这里，我
忽然想起柳宗元
《临江之麋》里“至
死不悟”的麋。我
想，那只老鹰大概

也是“至死不悟”自己如何会被鸡啄
死的吧。

“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呼 日 勒 哨 长 接 着 说 ，“ 现
在，极端天气提前都有预
警，因此在极端天气到来
之前，上级就会安排将补

给提前送来，断炊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但我仍然养鸡。听见鸡‘咯咯
咯’地叫，我就不寂寞了。”

呼日勒哨长说着说着沉默了，
我们也都安静了下来……

过了良久,我们队长说：“呼日
勒哨长，那我们开始演出吧！”

我们连忙站起身来，一个个挺
胸抬头，清喉润嗓，纷纷认认真真地
准备起来。我们的表情都很庄重。
哨所的前院,旗杆上面飘扬着鲜艳
的五星红旗,此时此刻这里仿佛一
座华丽的剧院,我们摩拳擦掌，准备
为这一个人的边防哨所奉献一场尽
我们所能的精彩演出。

演出正式开始，我们队长亲自
报幕。有人独舞，有人独唱，有人朗
诵诗歌……大家都一丝不苟，聚精
会神，没有人懈怠，跟以往我们在剧
院演出时没有差别。最后一个节
目，是我们的“台柱子”娜仁花的独
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美丽的草
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
飞百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
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

听着听着，呼日勒哨长流泪了，
娜仁花也流泪了，我们也都流泪了。

尽管不舍，但分别的时刻还是
到了。

天色已晚，我们的汽车在草原
上笔直的公路疾驰，回头望去，呼日
勒哨长的身影渐渐变小，最后完全
看不到了，只隐隐约约看见一抹红
色，一抹高高飘扬的红。

那
一
抹

那
一
抹
红
色
红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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